
口解滨生

鸯黪镑黛警辔
在中国戏曲的近四百个剧种中，人们称京剧、评剧、豫

剧、越剧、黄梅戏为中国戏曲的五朵金花，简称为京、评、豫、

越、黄。不知是谁给排的顺序，我想若论观众的喜爱，恐怕它们

的位置还要有变化，但是不管如何，黄梅戏已被当今观众评为

最喜爱的剧种之一。黄梅戏由一个活跃乡间沃土的小剧种发

展到今天国内外公认的、观众喜爱的—个大剧种，不但令安徽

省戏剧界的朋友们高兴，也让我们这些外省戏剧界的同行们

高兴，特别令我们这些曾经从事过黄梅戏艺术的同事们更感

觉到高兴和骄傲。

四十年前的1960年，我们曾受四平专员公署的委派，组

成了吉林省四平专区南花北移黄梅戏学习队，由漫天白雪的

塞外，到绿荫如春的江淮大地上学习黄梅戏，分赴安徽省黄梅

戏剧团和安庆市安徽黄梅戏学校(当时称为安庆艺校)两地

学习，两年的学习后，在东北的吉林省四平市，我们组建了吉

林省四平专区黄梅戏剧团，上演的剧目有《天仙配》、《女驸

马》、《碧玉簪》、《罗帕记》、《江姐》、《社长的女儿》、《红色

娘子军》、《战地重逢》等，演出的足迹遍布东北各地，受到了

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正当剧种和剧团兴旺发展之际，一场祸

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十年浩劫，不但使国家千疮

百孔，遭受了巨大的灾难，也使这个刚刚扎根于东北的黄梅之

花夭折了，给黄梅戏的发展留下了历史的遗憾。剧团虽然没

了’，但是却给黄梅戏的扩展和沿革写下了历史一页。东北四平

黄梅戏剧团的建立，是黄梅戏发展的重要一页，但在近年黄梅

戏艺术发展中很少提及这段历史，笔者有幸曾参加了南花北

移的学习，自学习到建团直至最后的解体都在原四平专区黄

梅戏剧团工作，更为有幸的是笔者曾在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和

安庆艺校两地学习，了解一些两地的学习情况，今天写这篇纪

念文章，以其回忆黄梅戏在东北的一些活动情况。为黄梅戏发

展史的空白点上补上一笔。

是谁提出了南花北移

由于历史的原因，东北开发较晚，满蒙的游牧民族较多，

大多是中原一带的移民，人文历史不如南方久远，文化积淀也

不如南方那样深厚，因此，东北的剧种不多。解放前，除了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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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转和东北大鼓等几个曲种外，没有自己的剧种。1958年

后，在东三省相继产生了吉林省的吉剧，黑龙江省的龙江剧和

辽宁省的辽南剧(后改称为辽剧)，吉林扶佘的新城戏等几个

主要剧种。吉林省在二人转音乐的基础上，发展成立了吉林省

的吉剧，创建了自己的剧种，排练了三小一大《桃李梅》、《燕

青卖线》、《包公赔情》、《搬窑》等几个创剧种的戏。1959年

的一个秋天，周恩来总理到吉林视察工作时，观看了吉林省吉

剧团建团创作的几个戏，看后很高兴。当座谈到吉林省的剧种

少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谈到，“有条件自己创建剧种，如果没

有条件，南方剧种多，可以移植嘛，南花北移嘛。”参加座谈的

各级领导顿开茅塞，在省召开文化工作会议时传达了周恩来

总理的指示，各地区的领导纷纷落实。省直移植了江西省的赣

剧，长春市移植了河北省的河北梆子，吉林市移植了河南省的

豫剧，通化市移植了山东省的吕剧。各地有各地移植的情况，

诸如通化市，山东省跑关东的山东老乡比较多，所以他们移植

了吕剧。当时四平地委宣传部的刘震海部长，在延安时曾是周

恩来总理的机要秘书，对总理感情深，因此，落实周总理的指

示不但有积极性，也更扎实更快。

1960年初，中共四平地委做出决定：为发展文化艺术事

业，首先成立四平专区艺术学校，再由艺术学校的学生中选择

优秀的学生赴南方学习，移植南方的剧种。当时，由时任地委

宣传部部长的刘震海同志负责成立选择剧种的班子，从领导

部门和文艺单位调集了相关的业务干部。为了慎重起见，组织

专门人员听唱片、看电影，了解什么剧种好听、老百姓喜欢什

么剧种。恰在这时，黄梅戏《天仙配》、《女驸马》正在全国放

映，“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已在东北大地到处传唱，那优美的

唱腔，动人的故事，鲜明的人物形象打动了东北的广大观众。

黄梅戏受到了选剧种的几位专家和领导的一致赞许，经过几

次的复听，复议，又经四平专员公署领导的集体审定，决定学

习黄梅戏。为了更好地落实周总理的指示，四平还决定学习上

海的越剧，一经选定，就在新成立的四平专区艺术学校的学生

中，优中选优的选出了四平南花北移赴安徽省的黄梅戏学习

队和赴上海的越剧学习队。为加强安徽省黄梅戏的力量，赴安

徽省的学习队中又成立了两个学习队，一是赴安徽省团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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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队(我们称之大班)，一是赴安庆的学习队(我们称之为小

班)。在派人去安徽省联系的过程中，学习队人员经过了短期

的思想培训，在联系的人员回来后，1960年9月，三支学习队

分赴安徽和上海，我们登上了南去的火车，踏上了南花北移的

征程。

难忘的艺校生活
笔者有幸在学习队中先被派到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学习

(将在另篇文章中介绍在省黄梅戏剧团学习的一些情况)。后

来，为加强安庆的学习力量，又把我和李桂珍，余珍珠，赵明春

等四人派到安庆艺校学习，因我们四人曾在专业剧团当过演

员，在业务上有些基础，又因年龄小，可从基础上学习黄梅戏。

在一天的夜里，我们坐上汽车(那时合肥至安庆还没有通火

车)，在庄玉林队长的带领下，由合肥出发了。汽车在连续不断

的细雨中，经过六、七个小时的颠簸，于凌晨两点钟左右，到达

了安庆。那时马路上也没有路灯，我们踩着泥水，在泥泞中，深

一脚浅—脚的，绕着城墙外的土路向安庆艺校前行，夜静更深

连路也看不清。到了安庆艺校，当时记得是一片漆黑，只见几

栋空旷的，像仓库一样的大房子，四周连个简单的围墙都没有，

校中心没有广场，只有一个能养鱼的大水坑，当时没什么好印

象。但在第二天早上起床的铃声响过以后，院子里一片沸腾，满

院子的学生，生龙活虎，朝气勃勃，才感到艺术学校的艺术气

氛。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在安庆艺校的学习生活正式开始了。

我们在学校称“代训班”，全是东北的学生，全班有十七

八个人，年龄都在十四五岁左右，个别的有十七岁，各行当齐

全，而且还有专学乐队司鼓和乐队主胡的同学，基本上是一个

能够为将来完全自力演出的实体。学校处在初创时期，环境是

非常艰苦的，南侧有一个两层高的教学主楼，东侧有两个大练

功室(现在回忆起来就是仓库)，北侧是学生食堂，练功室的

后面是学生的男女宿舍，学生宿舍的后面是在校老师的宿舍，

校园中心本该是个广场，没有广场而却是个大坑(后来在全

校学生填大坑时，在大坑里我们还抓了好多野生的鱼在宿舍

烧了吃)。戏曲学校的学生不用锻炼，有的是锻炼的机会，一

个早功比八回锻炼强度都大。学生宿舍是几十个人一屋，连窗

户都没有，更没有暖气设备，一个床是俩个人，一颠一倒的睡。

宿舍离厕所较远，孩子们懒，宁可憋着也不上厕所，睡惯了热

炕头的东北孩子，更不适应南方没有取暖设备的居住条件，更

不适应江淮阴冷多雨的天气。因此，不论男女，孩子们一律尿

炕。起初，还有些羞涩，不好意思往外面晾被。后来，受不了潮

湿，不得不晾，结果，一拿全拿出来晾，达到了百分之百的尿

床。再到后来习以为常，大家还在看尿炕的图案，说谁谁会尿，

能尿出四平家乡的地图来，大家向他看齐。能让大家看到家乡

的图型。当时，我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学校的生活很

困难，每天的主食是稀饭和地瓜(安徽称山芋)。中午的饭菜

要分，那怕最后余下一点点饭，也要一汤勺一汤勺的分均匀，

而且，分饭的人都要挑最为公正的同学来分饭，几粒饭都是要

公正的。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到附近的菜地去偷萝卜。那时各

班的学生，几乎每周都到市内观摩，在路过菜地时，由细心的

学生看好哪垅地的萝卜，在什么方位迈几步，量好，晚上归来

时，由女生掩护，由细心的学生把萝卜挖出，(那时男女生很

团结，女生也很愿意干这件事，因为回校她们也会分到萝卜

吃)。回到学校后，仍由公正的学生把萝卜分成若干块，执行

偷窃的同学，当然要多分—块，他劳苦功高，不然的话，下回他

就不再去偷萝卜了。南方的池塘多，每塘都有鱼，我们东北代

训班的小胖子(名孙成顺，因长的胖乎乎的，称小胖子，己

故)，一般执行危险的偷窃任务，他长的可人，招人喜欢，又

小，一般被人抓到，一看那个好看的样子，气就消了许多，偷鱼

的任务都是他来完成的。偷来鱼，再由人到校食堂要来盐，放

火上一烤就那么吃了，一次小胖子又去偷，恰巧一个女哑巴看

池塘，根本没心思看小胖子的可爱，一直追到学校，告到万校

长那里，为此，小胖子不但受到了我们黄梅戏学习队领导的批

评，也受了非常严历的万校长的批评。当时，我们年龄小，又都

第一次离家，不适应南方的气候，生活上不怎么能自理，大家

的头上都长满了虱子，由吃到住，应该说我们都经历了人生最

为艰苦的时期⋯⋯

生活上虽然艰苦，但是在学习上，在课程的安排上，在办

校育人上，安庆艺校可以和国家任何一个艺术学校教学媲美一

每天八节课，一个早功，一个晚功，学校练私功成风，至到晚上

练私功的也不断。课程中有唱腔、文身段(内含指法、水袖、扇

子等)、武身段、把子、乐理、剧目、黄梅戏沿革、文化课等。各

年级都配备了强有力的老师，当时教我们基本功的是李长喜、

龚云来老师，教唱腔的是邹老，教文身段的是吴贤福和邹老师

(女)，教武身段的是万老师，带班排戏的是陈华轩老师，此外

还有于老师，陈正国老师等，班主任是秦启霞老师。这些老师

不但专业技术好，为人的品德也高，可以说是德高望重。他们

本身都是好演员，但他们却牺牲了自己的专业，把心血全部的

投入到了艺术教育事业上，特别是对我们这些东北的学生格

外的细心，南方的孩子来两遍，我们可能来三遍，而且早加课，

晚加功，有些老师是偷着给我们上课。比如陈正国老师，专业

比较优秀。我们都知道他的专业好，希望他给我上课，但当时

他的政治身份不好，为了我们，他偷偷的给我们上课。由于老

师们耐心地教导，同学们刻苦学习，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们

就排演了大戏《珍珠塔》、《女驸马》、《天仙配》和小戏《夫

妻观灯》、《打猪草》、《补背褡》，武戏还排了《三岔口》等剧

目。1961年的秋季，我们回东北，在四平向东北人民作汇报演

出，我主演了大型黄梅戏《珍珠塔》，本剧的指导教师陈华轩

还随队去东北，做为本剧的艺术指导，参加本剧回东北的汇

报，演出后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中共四平地委和四平专员公署

的领导热情地接见了我们(那时还没有现在的五大班子)，给

予了充分的肯定，报纸也发表了热烈情洋溢的报道。我们能取

得如此优异的成绩得益于老师们的辛勤教导，也得益于安庆

艺校这种学习的氛围，安庆艺校这种特殊的教学环境，严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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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制度，教师的言传身教，使学生一旦进了学校就有一种自

发向上的学习精神。那时不论年龄的大小，地域的差别，也不

分行当，早晨一把顶就是十五分钟，不是常人能够忍受的，十

几岁的孩子，十几分钟以后，连鼻涕带泪，每个学生下来后，浑

身哆嗦不以，不管学生怎么样的哀求，老师就是不准你提前下

来，而且手里拿着一根细细的藤条教鞭，打一下一道红印，那

是真疼啊，虽然是疼，但孩子们都明白这是老师在严格的管教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严格的教管之下，各个班级都能出现优秀

的学生，不断的出现黄梅戏的优秀演员，学生从小就明白不吃

苦中苦，难得甜上甜的道理，虽然这些道理没有现代的某些道

理那么先进，但就在这些朴实的道理中，安庆艺校培养了数以

千记的优秀的黄梅戏表演艺术人才，因为工作的关系，作者有

幸能够接触到各类艺术院校的学生，均没有这个学校的教学

效果，东北的学生，一年能练—个“出场”(一种跟头，也称

“踺子后空翻”)，在安庆艺校，我们亲眼看到，半年的学生就

能翻“小翻提”(是一种比“出场”更难的跟头)，当时的训甲

班，早功放开翻“串小翻”的时候，长长的练功室，能从最西的

起端，翻到最东端，能翻五十个小翻的不足为奇，王胜利，龚洪

涛，我们至今还有深刻的印象，黄梅戏本没有武戏，可是训甲

班的大型武戏《杨门女将》，开创了黄梅戏的新纪元，轰动了

安徽省的文艺界，也在长江流域各大城市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行当齐全，武打设计新颖，当时的老旦胡静，武旦姚美美，花旦

董文霞，武生万迪汉，至今我们还常常的讲起这些同学，他们

不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为主要的是给黄梅戏艺术

写下了辉煌的一页。这与安庆艺校的开放教学有关，学校除去

黄梅戏的唱腔和黄梅戏本剧种的教课戏配备黄梅戏的本土老

师外，武身段，把子，武戏等，都由京剧的老师来教，我们学的

文身段我们得知都是老师们从四川的川剧学来的，我们记得

凡是来安庆演出的好剧团，名演员，学校都要请到艺校来讲

课，好的还要高薪聘请到艺校当老师，我记得当时的金丝猴老

师就是为了教猴戏专门请到艺校来任课的。正因为学校采取

了开放教学，不是传统的封闭的教学方式，所以，学校才出了

那么些文武兼备的优秀的黄梅戏表演艺术人才。我们至今虽

已是一批六十左右的老人，但谈起安庆艺校，仍怀念这个学校

对我们的教育。

1962年的春天，我们大班的学习队在省团学习结束，在

东北成立了四平专区黄梅戏剧团，因演员队伍急需充实，我们

安庆艺校的学习队，学习结束，带着《珍珠塔》，《天仙配》，

《女驸马》，《夫妻观灯》，《打猪草》，武戏《三岔口》等一批

黄梅戏的优秀剧目，一行二十余人，阔别了历时二年学习时光

的安庆艺校，与老师们洒泪而别，校领导及我们的代课老师为

我们送行。望着长江的流水，客船徐徐的离开了安庆这座历史

的名城，从此结束了带有历史意义的南花北移，我们是既喜悦

又心酸，喜的是我们学习结束，回到家乡，心酸的是，离开了教

育我们成长的安庆艺校，离开了情如父母的那么多师长，不知

什么时候再能回到安庆?时间虽短，但在我们的人生，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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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磨灭的记忆。结果是这一别就是四十多年。我们走了上

水，由安庆逆水而上，经武汉，走京汉路，到北京，由北京回到

了东北。

黄梅戏在东北

我们回到了东北，四平专区黄梅戏剧团已经挂牌成立。由

于安庆小班的加入，更使黄梅戏剧团如虎添翼，安庆来的小

班，还被称为正统的黄梅戏派。唱腔多是老腔老调，那时地委

的领导不像现在的领导到剧团要请，那时地委的领导到剧团

像到自己的工作单位一样，不知什么时候很随意的就到了剧

团，更不像现在有的领导一到剧团，剧团就要请吃饭；他们到

了剧团，随时就想听听剧团的演员的唱腔，有没有进步，时而

还对着唱片听听我们和唱片的差距，提一些希望和祝愿，空着

肚子离开了剧团，而且留饭都不吃。

大班从省团也学的是《天仙配》，《女驸马》，《碧玉簪》，

《打金枝》，《香罗帕》和一批黄梅戏小戏，我们就凭着这些大

戏和小戏，演遍了吉林省的各个主要城市，还到了黑龙江省的

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鸡西，一直演到了黑龙江省的边境城

市鹤岗市，罗北县，一巡就是六个多月，演出受到了各地观众

和文艺界同行的欢迎，由于省团《天仙配》和《女驸马》的影

响，东北各地的观众都知道黄梅戏是安徽省的剧种，东北突然

的冒出了一个黄梅戏剧团，大家都感到新奇，都想看看东北人

演的黄梅戏什么样，从演员的阵容上，都是十七八九，二十左

右岁的青年，那时，在东北境内，全是青年演员为主体的文艺

团体并不多，所以也非常令东北的文艺团体的同行们羡慕，一

个哈尔滨一演就是一个月，这在一个地区级的团，能演这么长

的时间是不多见的，往南演到了辽宁的沈阳，辽阳，营口，抚

顺，鞍山，海城，准备大连过海，再返安徽省，向安徽省的老师

们汇报，并借此南下，奔赴上海，长江沿岸，扩大东北黄梅戏的

影响，只是当时阶级斗争的提法越来越严肃，地委强令剧团回

四平赶排反映阶级斗争的剧目《夺印》，才不得不中断这次南

下的计划。

当时的剧团为了加强对黄梅戏本体的建设，加强黄梅戏

的韵味，还从安徽省团请来了丁翠霞担任我团的艺术顾问，方

绍墀老师担任我们四平黄梅戏团的作曲指导。指导我们团的

业务训练和剧目的排练，以保证黄梅戏的纯正风格，在头一二

年的演出时间里，大都以学习剧目为主，随着演出量的增多，

各主要城市的重复演出，一些老的剧目不能反复的重演，按照

演出市场的需要，需要排一些新的剧目，全体演员也积极的要

求排练新的剧目，剧团多方面的成熟，也需要有新的剧目诞

生，根据这一隋况，剧团首先开始移植全国演出市场较好的剧

目，其中有《江姐》，《社长的女儿》，《年青的一代》，《箭杆

河边》，《豹子湾战斗》，《红石钟声》，《红色娘子军》等剧

目，这些剧目，几乎又在全东北走了一圈，尤其是我们团演出

的《江姐》，演出了超百场，最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到沈阳市

的北市场演出，沈阳市的北市场，有十几个剧场，六十年代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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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都有十几个剧团在此演出，我们团在北市场演出时，当时正

有号称全国八大戏曲剧院的沈阳评剧院也在演出《江姐》，此

外，还有辽宁歌剧院演出的原版的歌剧《江姐》和其它剧团演

出的话剧《江姐》，京剧《江姐》等，他们演出后都来看看黄梅

戏的《江姐》，观后同行们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些重要的

场次演出，不但给黄梅戏在东北扩大了影响，剧团造成了较好

的声誉，同时剧团也取得了较好的收入。

那时的剧团，不像现在，有时—个剧目就在一地演上一个

月，巡回演出时，这个剧团接着那个剧团，剧场一天不空，演出

剧目不能重复，有时上个剧团是—个较好的剧团，阵容好，又

是你这个剧团演出的主要剧目，因此，你接着这个剧团演出，

三天炮打不住，你这个剧团就得黑下来，我们上边演出的剧目

虽然都是优秀的剧目，但也都是当时各剧团主要的上演剧目，

虽然剧种不同，但内容是一样的，因此，也常常影响剧团的上

座率，加上剧团的不断成长壮大，又从大学里调来了最优秀的

编剧，当时文艺界的形势是革命现代戏喊的比较响，因此，我

们团根据电影文学剧本《团圆》(即今的电影《英雄儿女》)

改编成大型黄梅戏《战地重逢》)，不但参加了四平地区的戏

剧汇演，在当时东北的剧团很少有一个全部是一期培养的演

员，而且全部是青年演员，特别是四平地区，舞台上是全新的

阵容，清一色的青年演员，令各剧团耳目一新，羡慕不已，再加

上剧本传奇的内容，剧目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有报刊评

论，汇演专刊的剧评，受到了各方的夸赞。

不久，全国又掀起学习王杰的热潮，我团又用很快的时间

赶排了大型黄梅戏《革命青春的赞歌》，也在四平地区，和四

平的周边地区演出了多场，这两个戏是我们两个南花北移学

习队回到东北以后，由学习剧目，移植剧目，移植改编，到独立

创作，走上了一个文艺团体正常发展的正规之路。当时，全团

的演职人员都在二十几岁，由学习到实践，正是一个剧团，一

个演员的黄金时期，大家的事业心极强，蓬勃向上，几次的反

复的计划排几个好的自创剧目，再返安徽，在合肥的江淮大戏

院，安庆的皖江大戏院向安徽人民，向省团的老师，向安庆艺

校的老师们汇报一下在他们用辛勤的汗水培养的东北这个黄

梅戏剧团的学习业绩，大家也雄心勃勃想再返安徽省，叫老师

们看看，东北的黄梅戏什么样，可就在这个时候，那场殃及全

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四平地委的一些造反派们，就贴

出了南花北移是为复辟资本主义摇旗呐喊，，为文艺黑线招降

纳叛，培养三名三高等政治罪名的大字报，大字报贴满了全

城，决定南花北移的和特别爱护黄梅戏剧团的地委书记王静

坚同志，是个刚强的老头，受不了造反派的污辱，在文革开始

不久，就吊死在他主持工作的大楼上的一个厕所里。大树一

倒，各级领导也就成了“孝子贤孙”，批的批，斗的斗，铺天盖

地横扫了一切，七斗八斗，把挺好个剧团斗个七零八落，又被

对立派砸个稀淌哗啦，清理阶级队伍清理了半年，又到五七茧

蚕场劳动改造半年，这还不算彻底，当时的革委会的头头们说

这伙人改造任务重，要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改造，此时正好传

来一个江西五带经验(带户口，带家属，带粮食关系等)、全部

化整为零，一律到农村插队落户，原来在蚕场，虽然在各山上，

大家偶尔的还能见到面，谈谈艺术，唠唠黄梅戏，而插队落户，

大家连面都见不到了，也去面朝黄土背朝天，大家找来找去没

找出什么原因，找到黄梅戏这个黄字不好，犯在黄上，而且最

后归在黄土地上，大家说这是归位了，就这样，由周恩来总理

倡导，各级文艺部门实施的南花北移，就这样彻底的结束了，

一个好端端的黄梅戏剧团就这样的解体了。

我们也都当上了名符其实的农民。

黄梅调余音缭绕

大约在1970年的时候，文艺界有些松动，各地都办起了

样板戏学习班，四平也不例外，先后成立了四平地区样板戏学

习班，基本立足以原黄梅戏剧团的一些演职员为主，加上上

海、长春的～些知识青年，当时虽有办黄梅戏的议论，但处于

学习样板戏的高峰，谁也不敢说办黄梅戏这样的话，待到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艺春天真正来临，四平地区办什么剧

种最为合适的时候，大家才真正的提出办黄梅戏剧团的意见，

向上级打了报告，虽然这批人经过十年的浩劫，业务有些荒

芜，但主要业务人员还在，特别是还有安徽省黄梅戏的大本

营，有剧本的来源，有剧目的来源，而且还有一批关心我们的

各个行当的省团老师和安庆艺校的教师，加上黄梅戏在全国

的良好影响，特别是还有一批三十几岁的，曾在安徽省学习的

黄梅戏学习队员能够成立一个较好的黄梅戏剧团，但在这时，

吉林省也恢复了自己创立的吉剧，而且吉林省委也大力培植

自己的剧种。也有相关的扶植政策，四平市是吉林省的主要地

区，当时有话剧团，评剧团，民间艺术团(二人转剧团)，还有

一个以京剧，歌舞为主体的剧团等待改建剧种，但时过境迁，

此时，经过文革，一些领导者也吸取了一些消极的教训，也知

道黄梅戏不错，但没有人像当年四平地委主要领导那样冒着

风险去坚持办一外来的剧种，而且省地上下文化部门的领导

者都是一致的，所以，虽经一批老黄梅的极力呼号，奔走，请

求，终在省文化部门领导的劝动下，把一个以黄梅戏演员为主

体，另有京剧，歌舞一些主要演员参加的一个待改建的团体，

建成了四平地区吉剧团，此时，存在于东北的四平地区黄梅戏

剧团真正的从吉林省各地区剧种的分布图中消失了，牌子没

了，黄梅戏的公章销毁了，黄梅戏剧团人员的编制，财政拨款

也都从有关部门取消了，南花北移这段历史是真正的结束了。

它存在的时间是十几年，其中学习二年，真正的活跃期是四

年，它的解体不是历史决定的错误，也不是人员的素质不行，

更不是领导者管理不善，它真正的解体是那场十年浩劫，所谓

的文化大革命，不但催毁国家的优秀文化，使国家千疮百孔，

也催毁了刚刚扎根在松辽平原上的黄梅之花，这朵鲜艳花朵

的凋谢令我们心酸，令我们流泪，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这枝

黄梅之花也许会在松辽平原上茁壮成长，开得鲜艳夺目，这些

历史的教训不能不令我们文艺工作者反思⋯⋯尽管如此，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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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3岁的我考进了吉林省怀德县戏校，专攻评剧。当年戏剧舞台上演出的大都是传统剧

目。为了庆祝新中国建国十周年，怀德县评剧团便赶排了现代戏《台湾来客》。这出戏需要一个小

女孩，剧团领导到戏校，把我选中演小娟。从此，我便正式走进了戏曲界的大门。

1961年，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来吉林四平地区演出，曾到怀德县献艺。声名远播的艺术家严凤

英、王少舫老师和剧团全体受到了县领导和县文艺界的热烈欢迎。我有幸从剧团抽出作服务员，

近距离地接触了黄梅戏一代宗师严凤英和王少舫。我还记得严凤英老师的细腻表演、甜美的唱腔

和她那与众不同的水袖功夫。特别是王少舫老师在台后的一声叫板就赢得了全体观众的喝彩。我

还记得晚饭前县领导问严老师想吃什么，她顽皮地操着东北口音说：“就吃你们东北的那甩袖子

汤吧!”并做了一个甩水袖的动作，众人大笑不止。从此我便更加爱上了东北人能够听懂爱看的黄

梅戏。

1960年四平专区成立艺校，我的老团长庄玉林从怀德县评剧团调到四平艺戏，后来任四平专

区黄梅戏剧团副团长，随即同黄梅戏学习队去安徽省黄梅戏剧团进行“南花北移”工作。1962年怀

德县评剧团下马，我去了黑龙江木兰县评剧团。厂、

1964年春节，我回公主岭探亲，正值四平专区黄梅戏剧团来公主岭荣军教养院慰问演出，经老 ∑
团长庄玉林介绍，我见到了主要演员刘乃玲大姐和王仁安导演，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从此以后， 蚤IJ
我便成为一名黄梅戏的演员。我这所以毅然决然地放弃有七年评剧生涯和青年主要演员的头衔， 性
而到黄梅戏剧团当群众演员，主要原因就是我从心底喜欢黄梅戏。我心里想：只要我身在黄梅戏J英
剧团，能够昕到看到东北的严凤英——刘乃玲和东北的王少舫——王仁安的演出，我宁可跑一辈

子龙套也心甘情愿。

“文革”时期，文艺界一片混乱，1969年，四平地区黄梅戏剧团解体了。几经周折，我被分配到

辽源市园林管理处当了一名普通干部。从此，我们这些无名演员走到哪里就把黄梅戏唱到哪里。安

徽电视台和中央台戏曲频道是我寻找黄梅梦的地方，那里有我们的精神寄托。我看马兰，我看韩

再芬，我买黄梅戏专辑影碟、买磁带回家学唱。当我担任单位的工会主席之后，借工作之机便组织

爱好者学唱、演出。在历次演出中，都受到了热烈欢迎。

如今我身患重病仍不忘黄梅情，故写成这几页回忆，以抒发我的情思。不久前，获悉安徽省黄

梅戏剧院举行五十周年院庆，我的同事赵明春出资送去贺礼，代表了我们一代老友四平黄梅戏人

的心声。当王仁安导演、刘乃玲大姐带回来的《黄梅戏艺术》上刊有《哪得情深如许》一文，真是把

我们这一代人的黄梅情结写得酣畅淋漓。看着看着，我的眼睛湿润了，噙着充满深情的泪水，由衷

的感谢杨璞老先生说出了我36年前为学习黄梅戏艺术的追求、探讨和艰辛，更说出了我与黄梅戏

的情缘。

花北移，它还是为中国的黄梅戏发展史写下了光彩的一页，为

黄梅戏的扩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黄梅戏在东北的影

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黄梅戏剧团虽然不在了，可是我们这些人还在，没有专场

的演出，但在各类晚会的演出中，黄梅戏仍然是活，各种演唱

会，各种晚会都有它的声音出现，由于四平黄梅戏剧团的影

响，黄梅戏还是特别受欢迎的剧种之一，特别是在文化艺术多

元化发展的今天，综艺晚会的盛行，黄梅戏更是多种晚会的重

要文艺品种之一，加之，马兰，韩再芬等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

家在当今中国各种舞台上的影响，黄梅戏更是四平舞台上不

可缺少的艺术形式之一，非但如此，在乡间，在社区，在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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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酒店，在各种文艺联欢的会议上，也常有它的声音出现，四

平人说唱黄梅戏这伙人是阴魂不散，而且毫不夸张的说，几乎

是安徽排出什么新戏，有什么好腔，这面就传唱什么好腔，包

括我个人订阅的《黄梅戏艺术》各种信息都及时的传递给这

些黄梅戏的爱好者，除去当年赴安徽学习的队员除外，四平还

有一批黄梅戏的痴迷者，特别是还有一批年轻人的加盟，按我

们的话说是黄梅戏后继有人，黄梅戏在四平可谓是声腔悦耳，

曲调迷人，余音缭绕，经久不衰，我们不再从事黄梅戏艺术，但

我们还愿意让黄梅戏这枝鲜艳的艺术花朵在东北的黑土地上

花香四溢，并衷心的祝愿黄梅戏能够更加兴旺发展，走向全

国，走向世界，让黄梅之花开得更加光彩夺目。

  万方数据


